
“我之前去拜访过‘高人’，他
说我命里会有一‘劫’，不过他会帮
我化解，我也做好了准备。”被宣布
留置后，尹全洲双手合十，念念有
词，依然不信组织信鬼神。

也正是这个信仰迷失、自欺欺
人的领导干部，在审查调查后期，
动辄跪地捶胸、痛哭流涕、悔不当
初：“这里本不应该是我来的地方，
因为我的贪腐和堕落，这里又成了
我最该来的地方。”

重新学习党章党规、自我反思
后的尹全洲终于意识到之前的行
为是多么荒诞可笑，他口中的高人
并不能救他，反令他在违纪的泥沼
中越陷越深。“我愧对组织的培养，
这一桩桩违纪违法的事实让我心
发颤、身发抖，感觉自己就是一只
毁国毁家的蝼蚁。”

尹全洲一路走来，有着光鲜亮
丽的经历，28岁被提拔为副处级，
此后，分别于 33岁、35岁、40岁被
提拔为正处级、副厅级和正厅级。
然而，作为一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待遇的“专家型领导干部”，尹全
洲却在灯红酒绿、诱惑考验面前，
丧失理想信念，把个人凌驾于组织
之上，辜负组织培养，直至 53岁辞
去公职，54岁身陷囹圄，沦落为性
质严重、影响恶劣的反面典型，教
训沉重，引人警醒。

1 德不配位，从专家型人才到
争权争名的“操盘手”

“我从小失去父母，很早就体
会到生活的艰辛。因此我更加勤
奋，立志靠读书改变命运。感谢党
和国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乘着改
革开放的春风，我有幸成为大学
生。”对读书的执著、对知识的渴
望，让尹全洲本不顺利的人生路逐
渐开阔起来。此后，靠着勤奋钻研
的劲头，他一步步成长为经济学博
士、博士后，在专业领域取得一定
成就，成为领导和同事口中的专家
型人才。

1995年，29岁的尹全洲被中国
银行总行评为“突出贡献一等奖”，
当时全国获此奖项的仅有十人。
34 岁，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和
自治区“313”人才库，而后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待遇。38岁，便已在
国家级期刊发表学术文章 103篇。
2005年，尹全洲被提拔为自治区金
融办主任，为化解金融风险，解决
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问题做了一
定工作。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在
当时，尹全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专
家型人才，周围的领导和同事都很
看好他，组织也给了他很大的平台。”

然而，随着地位的提升和权力
愈来愈大，尹全洲德不配位的特点
愈发明显，他自负地认为自治区金
融办离开他无法运转，逐渐目空一
切，变得独断专行。

“在金融办工作期间，尹全洲
官气十足，大搞‘一言堂’，把单位
当成了‘自留地’。”据办案人员介
绍，为了给金融办“争权掠地”，尹
全洲以改革的名义，将小额贷款公
司审批、设定保证金期限、划定经
营范围以及地方银行单笔的房地

产放贷业务审批等权力收归金融
办掌管，金融办成了“权力收割
机”，而尹全洲则是实际的“操盘
手”。

在尹全洲的把控和操纵下，自
治区金融办审批小额贷款公司的
一纸批文“价值千金”，“不给尹全
洲送钱就办不了小贷公司”成为当
地坊间热传的小道消息。接受讯
问时，尹全洲也坦言自己是宁夏小
额贷款公司制度的破坏者、践踏
者，对当地的发展造成严重不良影
响。

除了争权，尹全洲还费尽心思
跑关系、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担任单位“一把手”期间，他完
全忘记了自己的管理职责，一半以
上的时间住在北京，跑关系、结人
脉。

贪慕虚荣的他借推动工作的
理由想办法、找机会要批示，并将
上级对自治区金融工作的数个批
示整理成两册影印本，适时展示给
别人看。

2013年，尹全洲调任自治区审
计厅党组书记、厅长。为标榜自
己，

他专门发表文章大谈廉洁，自
诩为公共资金的忠诚卫士、人民利
益的捍卫者。然而，他却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私下大搞腐败，不放过
任何拿好处的机会，发表文章后不
久就在自家小区附近一次性收受
100万元现金贿赂。

“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
小而任重，鲜不及矣。”2017年，尹
全洲接受自治区纪委约谈后，感觉
自己离“危险”不远了，“仕途马上
要到头了”，为了“躲一躲”，他想方
设法调离宁夏去北京央企工作，此
后他又辞去公职，下海经商。然
而，辞职并不是贪腐的“免责金
牌”，最终，自恃才识出众的他还没
来得及在商场施展才华，就被组织
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从银行管理者到政研室副主
任，再到自治区两个厅局的主要负
责人，后又到央企任职，尹全洲工
作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仕途不可谓
不顺达。然而，他的思想政治水平
并没随着职务的升迁而提升，他甚
至忘记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道
德修养，辜负了组织多年来的培养
和重托，“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政
绩观错位的他沦为权力的“俘虏”，
最终走上一条不归路。

2 利令智昏，一心想着以组织
的权、结自己的缘、图更好的位、谋
更大的利

“金钱迷失了我的双眼，摧毁
了我的灵魂，让我与人民隔离，与
组织隔心，让我贪欲膨胀，把自己
绑在‘摇钱树’上，是我亲手推开了
党温暖的怀抱，走向了犯罪的深
渊。”尹全洲忏悔道。

在权力和金钱的驱使下，尹全
洲利令智昏、肆无忌惮，一心想着
以组织的权、结自己的缘、图更好
的位、谋更大的利。一方面，尹全
洲尽力打造自己的“专家型领导干
部”形象，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贴
金”“撑门面”；另一方面，则处心积

虑利用手中的权力架桥铺路，把主
导政策制定、监管服务的职责当成
攫取不正当利益的平台。

用权任性，以权结缘。“尹全洲
的交友圈特别杂，有很多社会上的
闲杂人员，还有一些骗子。”办案人
员告诉记者，为了攀上更大领导，
尹全洲苦心经营，只要看上去有点
人脉的人找他办事，他基本都会给
办，并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与“贵
人”结缘，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网，
以更快获得晋升机会。然而，交友
无原则无底线的尹全洲有时反被
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以势交者，势
倾则绝。辞去公职后，原本围绕在
尹全洲身边的热情朋友不见了，电
话也不接了，他这才醒悟，离开了
组织，自己什么都不是。

私欲膨胀，以权谋利。2011
年，尹全洲想购买老板郑某公司开
发的两套房子，但还差80万元。此
时，他恰巧了解到郑某要办理小贷
公司，就给郑某打电话让其帮助付
款。“在这件事上，郑某投之以桃，
而我是借助公权力和影响力报之
以李。我没有牢记自己是一名党
员领导干部，把权钱交易日常化，
也为自己埋下‘炸弹’。”尹全洲
说。经查，尹全洲在任职期间，共
计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551万
元（其中，收受礼金16.5万元；利用
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
534.5万元）。

“借鸡生蛋”，“鸡飞蛋打”。贪
心不足的尹全洲先后挪用公款
1300万元作为个人投资本钱，主导
亲属开设公司，玩起了“借鸡生蛋”
的资本运作。为了更快“生钱”，他
以其侄女和其妻弟的小额贷款公
司为平台，向银行贷款、向商人借
款数千万元，并加息将这些钱转借
给其社会上认识的“兄弟”——职
业放贷人金某。然而，当“雪球越
滚越大”时，金某却突然“人间蒸
发”了。尹全洲心有不甘，又把目
光投向山东某地的旅游地产开发
项目，他自信该项目能赚大钱，便
继续向他人借款、介绍老板为该项
目拉投资，还将“以借为名”向他人
索要的 200万元投了进去，却未曾
想该项目经营者在掏空项目资金
后逃之夭夭。随着两个职业骗子
的出逃，尹全洲梦想中的“金钱帝
国”轰然倒塌，其幻想通过“借鸡生
蛋”发大财的美梦，最终因“鸡飞蛋
打”而荒唐收场。

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
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
用。尹全洲滥权妄为，把当大官、
发大财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越廉
洁用权之底线，触党纪国法之红
线，最终作茧自缚，失去自由。这
也告诫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如履
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之心，正确
处理好公与私、义与利的矛盾，做
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3 信仰迷失，热衷于结交“大
师”为自己“指点迷津”

尹全洲原名“尹玉斌”，
由于其痴迷于封建迷信“五行

缺水”的说法，早年就将名字
改为“尹全洲”。入党时，为了

字体美观，他安排下属代写入党志
愿书，将入党看作谋求政治进步的

“砝码”。
“尹全洲无视纪律，是游离于

党组织外的‘特殊党员’。”办案人
员告诉记者，尹全洲很少参加所在
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也不严格执行
领导干部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作
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他对党章知
之甚少，入党誓词忘得一干二净。

在担任自治区金融办主任、自
治区审计厅厅长期间，尹全洲更是
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立
场。他热衷于搞迷信活动，结交形
形色色的“大师”为自己“指点迷
津”。

他曾先后多次赴固原东岳山、
甘肃崆峒山、青岛崂山、四川青城
山等地寺庙烧香拜佛，求升官、求
发财、求平安。

2017年 8月，尹全洲决心辞去
公职转而经商时，他专程赴五台山
拜佛求财。2019年 1月，他又因担
心其违纪违法行为败露，赴河北某
地请“高人”指点，以求“逢凶化吉”。

刚到留置场所，尹全洲气焰嚣
张、丑态百出。他认为自己有“高
人庇佑”，只要扛过去就没事。不
仅不遵守留置场所纪律规定，还对
抗谈话人员、刁难驻点工作人员，
对组织毫无敬畏之心。据办案人
员介绍，他时而暴跳如雷，时而
沉默不语，时而装腔作势，时而装
疯卖傻，给审查调查工作带来困
难。

在办案人员的耐心引导和思
想感化下，尹全洲渐渐意识到自己
的错误。在忏悔书中，他这样写
道：“我鬼迷心窍，曾采取不正确的
方式企图逃脱自己的罪责。衷心
感谢组织，感谢专案组人员、看护
工作人员，他们对我的理解、包容
和悉心照料，也将是我终生难忘
的，我深表愧疚与感谢。”

从一名专家型领导干部到身
陷囹圄的囚犯，尹全洲在权力金钱
面前，迷失了方向，做错选择，一步
步滑向腐败深渊。究其原因，在于
其理想信念“先天不足”，加上后天
放弃思想改造和党性历练，在物欲
的浸染下，腐化变质、自甘堕落。
之后的十余年，他更要为自己的错
误付出应有的沉痛代价。路是自
己走的，而尹全洲走的是一条自毁
之路。

尹全洲，1966 年 11 月出生，
1988年 7月参加工作，1996年 9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银行
宁夏分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副处级），中国银行宁夏分行监察
室正处级监察员，宁夏社科院党组
成员、副院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党
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自治区金融
办主任，自治区审计厅党组书记、
厅长，中国华星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2019年 9月，辞去公
职。

2020年4月26日，尹全洲因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宁夏回族自
治区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并被采取
留置措施。

2020年 10月，经自治区纪委
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尹全洲开除
党籍处分；鉴于尹全洲已经辞去公
职，不再给予政务处分，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
起诉。

2020年 11月，银川市检察院
以尹全洲涉嫌受贿罪、挪用公款罪
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21年1月25日，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尹全洲犯受贿
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并处罚金 60万元，同时追缴其
违法所得。尹全洲提起上诉。

2021年7月15日，宁夏回族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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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厅长尹全洲自毁之路：
遍访名山搞迷信，费尽心思结人脉

因20元嫖资他杀了美容院老板娘
潜逃16年后被抓

近日，杭州萧山公安对外公
布，告破了一起16年前的命案。16
年前，是什么让一名男子对另一名
女子痛下杀手，16年来，警方又是
如何破案的，来看报道。

事情发生在 2005年 8月 2日，
照片上的是杭州萧山新街某村的
一家美容美发店，也就是当时的案
发地点。受害者是店主黄某某，女性，
37岁，被其男友发现倒在血泊中。

萧山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刑
事科学技术室民警徐银龙说：“初
步的侦查以后发现，黄某某是被别
人所杀害，通过技术、法医、和侦查
人员初步的排查和调查，在死者黄
某某的身上，发现了嫌疑人的线索。”

由于受害人社会关系复杂，现
场线索较为匮乏，受当时侦查条件
的局限，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一直无
法明确。不过萧山警方多年来没

有放弃对案件的追查。
今年，侦查人员发现在江西某

企业打工的陶某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7月 14日，萧山警方赶赴江西
景德镇，在陶某某打工的作坊内将
其抓获归案。经审讯，陶某某交代
了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

犯罪嫌疑人陶某某交代：“用
房间里找到的砖块打死了受害人。”

萧山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重

案一队中队长方建华说：“受害者
是美容店的，就是因为嫖资，（差
价）20元的事情，（犯罪嫌疑人）当
时身上没带那么多现金，就用砖块
把她打死。”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案发以
后，他立即逃往江西老家，期间还
向在萧山打工的老乡打听案发以
后当地的情况。

萧山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重

案一队中队长方建华表示：“几年
过去以后，他认为他可能认为已经
没事，已经逃过我们的追踪了，后
来又在老家连续结了两次（婚），结
婚以后离婚，后来又结了一次，结
了两次婚，在被抓捕之前他的生活
也是非常平淡。”

目前，嫌疑人陶某某已被萧山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
步侦办中。


